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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上丝绸之路是个历史性的范畴

我们知道“历史”一词的概念，就其外延来说，是其适用指称的对象，如秦

汉时期的历史，三国时期的历史，隋、唐、宋、元、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历史，

等等，总之，过去的都可称为历史。因此，很多人在使用“历史”的指称时，不

加区别地争相认为，某某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甚至时至今日还有

人把国内商业路线都当成丝绸之路，将内河航线也当作海上丝绸之路”
[1]
。笔者

认为各位专家学者那样论证，对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等方面是有益的，但不能否

定，也不可能否定具体的历史所指的真面目——合浦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

始发港。

我们说海上丝绸之路是个历史性的范畴，其内涵是历史积淀而成的。试想，

为什么不把它称为海上陶瓷之路？要知道中国陶瓷以“china”命名，至今还以此

代表中国。还有中国的茶叶出口是世界著名的，为什么不把它称为海上茶叶之

路？

实际上当时丝绸比瓷器、茶叶、黄金还贵，法国作家布尔努瓦著的《丝绸之

路》一书论述了中国丝绸的产生、发展及其质量和贸易的历史情况
[2]
。丝绸曾被

皇宫贵族视为至高无上的饰品，甚至限制百姓庶民穿着。公元 4世纪以前丝绸是

中国的特产，罗马帝国与中国沟通，丝绸经营赚钱最多，丝绸因质轻、透气、美

观而饮誉世界，其内涵日益丰富。但是，直到 100 多年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

芬在《中国》一书中才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并被社会各界予以承认，形成共

识。

可见，我们思考或讨论问题时，应首先遵守思维的“同一律”，即同一对象、

同一时间和同一关系，这样才不至于把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初起航港搞乱。

只有把丝绸之路的内涵搞清楚，才不会因为 100 多年前才提出此概念，而轻视它

的光辉。



二、合浦是秦汉时期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为什么说合浦是秦汉时期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笔者认为至少有如

下几方面理由：

(1)有史可证。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

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

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

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

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

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

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

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

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一段材料引起中外学者的极端重视。其中地名之一的黄支国，绝大多数学

者，包括季羡林都认为，这就是印度的建志补罗，也就是位于印度东海岸的康契

普拉姆。这是中印古代海上交通的证据。为了确定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2000

年和 2001 年 4 月，广东省组织一批考古专家、学者进行考察后认为，广东徐闻

县五里乡二桥村一带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点之一。该地出土的“万岁”瓦

当、珠宝和角尾乡的灯楼角灯塔都可证明：距今 2000 多年前，此处是汉代海上

丝绸之路航船的起航点。这与《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船队“自日南障塞、徐

闻、合浦”起航相符。

(2)合浦是当时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推行郡

县制，设南海、桂林和象三郡。汉武帝元鼎五年（前 112 年），南越国武将赵建

德、丞相吕嘉反叛。翌年（前 111 年）汉武帝出兵平定南越国，头将韩千秋在番

禺（今广州）的石门全军覆没，震惊朝廷，汉武帝遂派十万大军运用江南一带的

楼船，分五路进攻南越，火烧番禺城
[3]
。公元前 140 年汉武帝设全国十三州刺史

部，以后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把秦时岭南三郡改为七郡，属交

州刺史部，州治初设龙编，又名赢娄（在今越南河内附近），次年移治广信（今



广西梧州和封开）。合浦郡为新设岭南七郡之一，郡治设在合浦，是岭西南部主

要的行政经济中心。秦汉时，合浦是著名的珍珠产地，时北部湾又称交趾洋，徐

闻（今广东徐闻县）为汉代合浦郡徐闻县治。

合浦和徐闻都是秦汉时南海沿岸对外贸易最重要的起航地和南海丝绸之路

的起航点。交州州治龙编是秦汉时重要的珍宝集散市场。《旧唐书·地理志》云：

“交州都护制诸蛮。其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自汉武已来朝贡，必由交趾

之道。”

有的学者认为，徐闻是最初的起航港，它的位置应摆在合浦之前，这是一种

误解。翦伯赞指出，西汉从南海通往西亚的航线是“由近今日之广东合浦（今属

广西）沿安南（越南）海岸，经南洋以达印度，再由印度登陆以入中亚”
[4]
；而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二册）》则称：“从中国的交州合浦郡徐闻县乘船去

缅甸的海路交通，也早在西汉时就已开辟”，两汉时期“与南边诸国的船舶出发

站则是合浦郡的徐闻县”。表面上翦只说合浦，郭只说徐闻，其实，两地汉时均

属合浦郡，均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从徐闻出发的船舶须经合浦进行补

给和装卸货物，所以二说并不矛盾。从人口数和户数来看，当时交趾郡入口比南

海郡高 8 倍，为苍梧郡的 5 倍和郁林郡的 10 倍，人口密度也为北部湾沿岸的交

趾、九真、合浦等郡中最高。人口的情况可以说明当时北部湾沿岸社会经济繁荣

的情况
[5]
。

再从支持合浦港之所以能成为始发港的条件看，它有多渠道的丝绸来源。本

来岭南自古“襟山带海”，西北有九万大山、云贵高原，西南有十万大山，北有

五岭山地（大庾岭、骑田岭、萌诸岭、都庞岭和越城岭）耸立在粤、赣、湘边界

上，它们把珠江和长江两大流域分隔开来。秦时（前 214 年）始皇帝命监禄“以

率凿渠，以通粮道”，即开凿灵渠，沟通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连接湘江与漓江

的水上交通，入汉以来，对五岭南北交通屡加开掘，骑田岭路，“大道克通，抱

布贸丝，交易而至”（《韶州府志》）。可见，来自四川等处的货物特别是丝绸，可

通过水道运至合浦，而合浦向东南亚各国运输较其他地方更为方便。

(3)合浦之所以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是因为西汉时合浦已能造



楼船，在北部湾（又称交趾洋）有海上通道之便，它和陆上丝绸之路开辟时期不

相上下，都在公元前 2 世纪汉武帝时代。

(4)在合浦、徐闻两地的汉墓中，发现大量的水晶珠、翡翠、玳瑁等舶来品，

证明合浦是中西交通的要冲，外来船舶亦从合浦登陆。

合浦的古墓有 5000 多座，范围达 90多平方公里。从出土的文物看，其制造

工艺的水平反映合浦经济已十分发达。此外，在越南出土的我国秦代青铜长剑表

明，早在汉代，合浦已与东南亚各国交往，合浦港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三、北海（合浦）应成为 21 世纪中国与东盟交往的港口

合浦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已铁证如山。在两千多年后的今

天，它也并未失去对外经贸商港的魅力。合浦现属广西，用世界眼光看广西，它

正处于我国与东盟国家交往的中心位置。据 2001 年 12 月 31 日《人民日报》华

南版报道，在东盟 10国与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一致同意在 10年内建立“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国民生产总值达 2 万亿美元。它将成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

由贸易区的全球三大市场之一，各国互补性强。有识之士指出，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要建成五个标志：①诸保税区并实现零关税（现已部分实现）。②物流中

心贸易区。③世界工厂车间、企业。④金融方面争取实现东盟元。⑤快捷信息网。

实际上，中国与东盟于 2000 年 6 月合作开发的澜沧江—湄公河商船已正式

通航，另一项合作是建造泛亚铁路，把中国、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连接起来，这一项目将在 2005 年前完成。

再从管辖机构的变动看，也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需要。例如广西东

兴市，1949 年以前属广东省辖，1952 年 3月至 1955 年 5 月隶属广西，1955 年 5

月至 1965 年 6月隶属广东省，1965 年 6 月至今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2003 年已

申请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广西东兴试验区。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大转移已成为一种趋

势，这对合浦成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区具有重大的意义。

东盟各国多华侨，华侨们有着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据资料显示，

华侨人数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中有 300 多万，而华人的数目则超过 3500 万，以



分布在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人数最多。这就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实力、国际地位的提高。从国家综合国力看，我国已

由 20世纪 50 年代在 100 多个国家中排第 27位，上升到 2003 年排第 5 位。

当前，历史已经向北海、向合浦提出了新的任务。我们要充分利用海上交通

的有利条件，发挥海上资源的优势，扬长避短，大力发展无纸贸易，有针对性地

培养人才，不断创新，谱写北海、合浦发展的新篇章，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的早日实现，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振兴中华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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